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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慶，是
全世界各民族
共有的一種文
化現象（儘管
具體內容多有
不同）。節慶

形成的原因十分複雜，可以從政治
、經濟、民情、風俗諸多方面來歸
納，但如果要用一句話來簡單表述
，那就是 「給快樂一個理由」。當
然，進入商業社會、市場經濟繁榮
以後，還可以再加上一句話： 「給
賺錢一個機會」。而且，在一個多
元文化共存共榮的開放世界裡，各
民族文化的交流、碰撞、磨合、融
會，是十分正常、也大有好處的事
兒，其結果，誠如一句西方諺語所
云： 「一顆石子在磨光另一顆石子
的同時也磨光了自己。」具體來說
節慶文化，改革開放以來，隨着中
國影響力的不斷增大，春節也正在
成為一個全球性的節日，前一晌，
看CCTV的新聞節目，巴黎華人社
團組織春節彩妝巡遊、非華裔民眾
也共襄盛事的場面，就十分感人。
與之同理，起源於西方的情人節和
聖誕節（是世俗層面而非宗教意義
上的聖誕節）在中國也越來越廣泛
地被接受，成為中國老百姓（尤其
是年輕人）交流感情和張揚快樂的
好日子。春節傳到歐洲、美洲、情
人節、聖誕節來到中國，不同地域
的民眾有了更多的歡樂，經濟也緣
於節日拉動消費而得以發展，特別
是節慶文化的交流加深了不同民族
的相互了解，使彼此更為親近，對
這樣的好事，我們真是應該樂觀其
成。

不過，歷史悠久的中華民族，
儘管在盛唐時期，由於能夠用 「包
容之量，消化之功」這樣的胸懷和
能力來擁抱外來文化，從而得以傲
立人類文明的高地，但明清以降，

統治者長期實行閉關鎖國的愚民政策，其惡果之一
，便是對外來文化的偏狹認識和恐懼心理，廣泛且
久遠地禁錮着民眾的思想、延緩着社會的進步。仍
然以節慶文化為例，打從情人節、聖誕節在中國大
陸漸成氣候以來，責難、質疑之聲便不絕於耳，並
且毫無例外地都打着捍衛民族文化純潔性的冠冕堂
皇旗號。但這裡要問的是，世界上有哪一個民族的
文化是百分之百純粹、不含有半點兒外來文化的元
素呢？任何一個民族的文化，都是一條川流不息的
長河。從過去流到今天，從今天流向未來，而這條
長河從涓涓細流成長為浩淼水面的不二法門，只能
是既珍惜自己的源頭，也不拒支流的匯入，換種說
法，就是既要繼承傳統文化，也要吸納外來文化，
當然，不管是繼承還是吸納，又都必須是取其精華
而棄其糟粕。明白了這一點，對中國民眾有選擇地
接受（而不是照單全收）西方節日這麼一種社會現
象，我們也許就會感到釋然了。

有意思的是，二○一○年到二○一四年，短短
幾年時間裡，源於西方的情人節，竟然先後兩次和
中國傳統的春節、元宵節不期而遇。在同一天裡過
兩個節日，而且一個是傳統的，一個是舶來的，無
疑會成為街談巷議的對象，媒體自然不會忽略這樣
的話題。四年前，有一位在媒體從業的年輕朋友告
訴我，他準備先是在春節到來以前，把兩個節日放
在有你沒我的語境裡做文章，等到大年初一剛過，
再通過採訪到的新聞宣稱：傳統的春節擊敗了舶來
品情人節。我立刻當面質疑：這麼兩個節日，難道
必須你死我活？並誠懇勸阻道：二月十四日這一天
，陪父母吃餃子和給女友送玫瑰這麼兩件事，完全
可以並行不悖。不管土節、洋節，能讓老百姓快樂
的就是好節，中國的春節和西方的情人節在二月十
四日聯袂登場，能夠讓我們高效率地在一天裡既呈
現孝心，又傳遞愛意，這分明是好事嘛，老弟你再
別無事生非了──還好，我的建議被他採納。

一晃四年過去了，今年，西方的情人節又和中
國的元宵節不期而遇。在二○一四年二月十四日這
一天，歡度元宵節無疑是中國老百姓的主要生活內
容，但傳遞愛意、溝通心靈，在這一天也同樣不會
被很多人（尤其是年輕人）忽視。這一天，幸福多
多啊！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的巨大進步，也體現
在情人節與元宵節不期而遇所產生的這種種幸福之
中！

粵港近代史上，原籍英
國的俾士（Piercy）家族扮演
了不可忽略的角色。這個家
族至少有三代人曾以粵港為
家、與華人為友，第一代的
老 俾 士 牧 師 （Rev. George
Piercy）是香港循道衛理會的

創始人，第二代的小俾士曾擔任拔萃書室（今拔萃男
書院）校長四十年之久，最為知名。一年前，筆者與
小俾士曾孫輩的Carol和Angela取得聯繫，承蒙她們的
厚愛，分享了家族相冊，並允許公諸於世。有見及此
，謹選取部分珍貴照片，配上相關敘述，以饗讀者。

老俾士牧師的祖父是一位鐵匠，父親務農為生。
一八二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老俾士誕生於英國利維深
（Levisham）。童年上學之餘，還要幫家裡做農活。
為了進一步了解世界，他得到父親允許，一度在輪船
上當學徒。不久，他在衛理公會羅靈士牧師（Rev.
W. Rawlings）的感召下承認了原罪，決心畢生投入
宗教事業，接受訓練成為勸化者（exhorter）和地方
宣教士（local preacher）。

鴉片戰爭後，中英簽署南京條約，香港開埠，傳
教士大批進入香港。一八四四年起，英國衛理公會也
有意東來，唯內部存在分歧。這時，年屆弱冠的老俾
士躍躍欲試，自告奮勇。他知道內部分歧一日未泯，
公會一日不可能到港傳教。於是，他毅然自費前往這
塊陌生地，並得到公會許可，一旦盤纏用罄，可以另
謀生計以支撐傳教工作。公會知道有兩位虔誠會員羅
士（Ross）和貂華（Dewa）供職於香港英軍，於是
開出一封介紹信，拜託他們日後照應老俾士。臨行前
，父親給了老俾士一百英鎊，說隨時歡迎他回家。

一八五○年九月，二十一歲的老俾士坐上遠洋輪
，次年一月三十一日抵港。當老俾士手持介紹信去找
那兩位軍官時，羅士剛剛病故。熱心的貂華安排老俾
士住在自己的宿舍。此後，老俾士又結識了倫敦傳道
會的理雅各博士（Dr. J. Legge）。理雅各不僅向他
傳授中文及中醫知識，還協助他為英軍和水手舉行宗

教活動。不久，老俾士有了一個小型會堂，信眾圈也
逐漸形成。

不過，老俾士的夙願更是向華人傳教。他本想將
會址選在尚未割讓的九龍，然而當時九龍華民多操客
家話，言語難通，於是決定在廣州西關選址。一八五
一年十二月，衛理會在廣州開幕。可是那時老俾士的
身份僅是義務教士，尚非正式牧師，雖可傳教，卻不
能參加聖餐組織。一八五二年，老俾士正式致函倫敦
英國循道公會的差會自薦。次年，兩位青年牧師來華
，也帶來任命俾士為牧師的文卷。

老俾士在廣州的工作可謂篳路藍縷。他在華經歷
過敵視排外、海盜洗劫、疾病折磨、戰爭威脅，卻虔
誠不移，開辦醫院、學校，向平民傳講福音。一八五
二年，倫敦傳道會派梁發擔任老俾士的中文導師，並
協助他在廣州開展傳教工作。一年後，老俾士的粵語
已非常流利，於是和梁發展開宗教文獻的譯介編纂工
作。老俾士以粵語翻譯了《聖經》中的〈創世紀〉、
〈詩篇〉以及《天路歷程》、《公禱書》和《衛理七
篇講章》等著作。後來，老俾士更建立 「中華循道公
會華南教區」，擔任第一任教區長。

繁忙的傳教生活中，老俾士的元配溫樂鍾女士（
Jane Wannop）居功甚偉。溫樂鍾生於一八三三年，
早 年 就 讀 於 倫 敦 西 敏 衛 理 師 範 學 校 （Wesleyan
College, Westminster）。大概是同屬衛理會的緣故，
她答應老俾士求婚，一八五三年乘船前往香港，婚禮
隨即在港島聖約翰大教堂舉行。婚後的溫樂鍾是老俾
士的得力助手。一八五八年，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
老俾士夫婦藉《天津條約》開禁之機，在廣州南門外
增沙購地興建衛理教堂及附屬男、女學校。後者為中
國第一所女子寄宿學校，由溫樂鍾擔任校長，第一批
錄取女生十八名，專門訓練幼師人才。（日戰時兩校
合併，至一九七一年在香港復校，即今華英中學。）

溫樂鍾一共為老俾士產下三男二女。即約翰（
John）、佐治（George，後來的小俾士）、愛德華（
James Edward） 、 珍 妮 （Jane） 和 安 妮 （Anne
Frances），五個孩子都生在中國。除珍妮夭折於襁褓

外，其餘四個孩子都長大成人。約翰在英國任職律師
，佐治擔任拔萃書室校長，安妮為醫生，愛德華從事
商業。

一八七八年，溫樂鍾女士驟患肺結核辭世，年僅
四十五。翌年，老俾士再娶泰勒女士（Anne Maria
Taylor），育有二子二女。一八八一年，老俾士返英
，堅持宣教使命，向在英華人傳播福音，至一九一三
年在禮頓士通（Leytonstone）故去，享壽八十三。

老俾士與泰勒女士所育四子女，只有威福烈（
Wilfred）活到成年。一九一五年，三十五歲的威福
烈陣亡於路斯戰役（Battle of Loos）。二十一年後，
泰勒女士在英國仙逝，壽八十七。

弱冠之年的老俾士牧師基於信仰的熱忱，甘冒不
韙，背井離鄉，不遠萬里來華宣教。居留粵港三十年
，返英後又繼續向華人傳教三十年，貢獻良多。這份
理想、執著和關愛世人的摯誠，無疑為後人樹立了崇
高的典範。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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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遇

商
子
雍

百年滄海念心香 陳煒舜

—英國俾士家族的粵港相冊

自己的世界 流 沙

相信絕大部分的市民都不知道
香港可以賞紅葉。農曆新年期間，
從新聞報道中得知，元朗大棠的紅
葉在冬日的陽光與微風中，好像一
片片紅色海洋在半空中翻騰，煞是
好看！原來香港都有美麗的紅葉！

我們需要到日本賞紅葉嗎？外國的月亮真的比較圓嗎？
日本與我們中國有解不開的國仇家恨，尤其日本福

島輻射事件後，日本土壤、水源，皆受污染。反觀我們
新界有大好的環境，藍天白雲青山田園、瀑布溪流，沿
大棠紅葉的山坡小徑，走半個鐘就見到大棠有機生態園
，它的前名是大棠荔枝山莊，這一大片的土地，曾經多
次有發展商希望收購，用來興建大型屋宇社區，但這個
莊主卻堅持經營有機生態園，他就是梁福元。自上世紀
九十年代到今日，這位新界原居民拒絕了無數次金錢的
誘惑，固執保留屬於香港新界的一塊淨土，無非是心中
有個夢，他想給忙碌的香港人，一個綠色天堂，一個回
歸大自然的地方。他說，他是鄉巴佬，一輩子都是鄉下
人，希望每天生活在石屎森林中的香港市民，來到新界
的元朗大棠，度過一個寫意的鄉村假日。

在大棠原來一片荒蕪的山谷，經過十幾年的有機栽
種，到現在已是一個多元化的自然科學園地。有古老農
具的陳列室，有蔬菜瓜果的種植區，園內養有十幾匹馬
，一群羊、豬、駱駝、鴕鳥、孔雀、兔子等等，還種了
許多種類的蔬菜，水果。這樣的家庭日，遠比選在酒樓
飲茶健康多了。

大棠有機生態園的門票只售二十元，僅僅是員工微
薄的酬勞而已。

現在的香港人放假就想去日本、台灣或內地，其實
香港新界，尚有這片淨土啊！

紅葉啟思
廖書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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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的俾士牧師

老俾士與溫樂鍾夫婦 溫樂鍾女士 老俾士牧師、三子愛德華及愛德華之子

春
天
一
到
，
各
種
時
令
野
菜
爭
先
上
市
了
。
其
中
備
受
人
們
青
睞
的
就
有
薺
菜
、
蘆

蒿
、
枸
杞
頭
、
馬
蘭
頭
和
苜
蓿
。

苜
蓿
有
兩
種
，
一
是
紫
花
苜
蓿
，
一
是
黃
花
苜
蓿
，
均
因
花
朵
的
色
彩
來
命
名
的
。

通
常
紫
花
苜
蓿
的
用
途
只
是
當
作
牧
草
，
是
牲
畜
飼
料
；
黃
花
苜
蓿
供
人
食
用
。
為
了
簡

潔
，
方
便
，
順
口
，
生
活
中
人
們
都
把
黃
花
苜
蓿
，
直
接
叫
做
苜
蓿
，
沒
有
人
叫
黃
花
苜

蓿
的
。
再
說
了
，
麻
煩
，
繞
嘴
，
還
文
縐
縐
的
。

苜
蓿
的
生
命
力
非
常
旺
盛
，
河
灘
、
野
地
、
街
心
花
園
，
到
處
可
見
勃
勃
的
英
姿
。

苜
蓿
的
模
樣
很
好
看
，
它
的
葉
子
嫩
綠
嫩
綠
的
，
小
巧
秀
氣
，
文
靜
雅
致
；
細
細
的
莖
，

高
高
挑
挑
的
，
跟
模
特
似
的
。
苜
蓿
的
天
性
，
張
揚
撒
潑
，
要
長
便
是
大
片
大
片
的
，
像

是
鋪
就
的
地
毯
，
飄
落
的
雲
彩
。
它
只
是
一
個
勁
地
生
長
，
簡
直
是
瘋
長
，
它
能
把
腳
下

的
土
地
遮
掩
得
嚴
嚴
實
實
，
不
留
丁
點
的
空
隙
。
苜
蓿
之
間
也
毫
不
謙
讓
，
毫
不
客
氣
，

就
像
運
動
員
，
你
比
我
賽
，
爭
金
奪
銀
一
樣
。
它
的
活
力
與
激
情
，

簡
直
讓
四
周
的
花
草
羞
愧
得
毫
無
顏
色
。

苜
蓿
不
僅
裝
點
着
大
地
，
還
是
人
們
餐
桌
上
的
一
道
美
味
。
上

海
人
喜
歡
把
苜
蓿
叫
做
草
頭
，
生
煸
草
頭
是
滬
上
菜
館
頗
具
特
色
的

菜
餚
。
前
不
久
，
我
去
探
望
在
上
海
工
作
的
女
兒
。
女
兒
為
我
接
風

，
領
我
去
了
一
家
專
做
上
海
本
幫
菜
的
餐
館
，
席
間
還
特
意
點
了
一

道
生
煸
草
頭
。
這
菜
在
上
海
很
受
歡
迎
，
點
擊
率
很
高
。
此
菜
色
澤

碧
綠
，
柔
軟
細
嫩
，
清
口
解
膩
，
鮮
爽
無
比
。
就
兩
人
吃
飯
，
不
用

客
氣
，
也
不
謙
讓
，
滿
滿
一
盤
，
足
有
半
市
斤
的
菜
餚
，
吃
得
是
盤

底
朝
天
。

在
我
們
揚
州
這
一
帶
，
人
們
則
喜
歡
把
苜
蓿
叫
做
秧
草
。
秧
草

的
食
用
方
法
很
多
，
可
用
來
炒
精
肉
、
魚
片
，
有
人
燒
鱖
魚
和
下
麵

條
時
也
喜
歡
放
點
秧
草
，
這
也
未
嘗
不
可
。
我
則
喜
歡
涼
拌
或
清
炒

，
或
者
用
來
燒
鹹
肉
、
燒
河
蚌
。
其
實
秧
草
跟
青
菜
、
豌
豆
苗
、
蘆

蒿
、
馬
蘭
頭
這
類
蔬
菜
的
製
作
基
本
相
似
，
既
可

單
一
成
菜
，
也
可
與
各
種
葷
素
食
材
相
配
，
組
合

成
新
款
菜
餚
。
只
是
菜
品
的
形
狀
、
口
味
、
檔
次

不
同
而
已
。
其
原
則
只
要
好
看
好
吃
，
不
太
出
格

就
行
。我

們
揚
州
有
種
叫
秧
草
的
鹹
菜
，
就
是
醃
製

的
黃
花
苜
蓿
。
前
幾
天
，
有
個
在
醬
品
廠
工
作
的

朋
友
，
送
來
幾
袋
苜
蓿
鹹
菜
。
這
是
他
們
廠
子
生
產
的
，
也
是
最
近

幾
年
開
發
的
新
產
品
。
這
鹹
菜
是
選
用
鮮
嫩
的
秧
草
醃
製
而
成
，
在

我
們
這
兒
，
大
小
超
市
，
醬
菜
店
都
有
得
賣
。
打
開
包
裝
，
便
有
一

股
久
違
而
諳
熟
的
清
香
撲
鼻
而
來
，
真
是
讓
人
陶
醉
。
此
菜
細
膩
柔

嫩
，
鮮
香
開
胃
。
它
不
僅
是
一
些
酒
店
席
前
開
胃
的
一
碟
小
菜
，
更

是
百
姓
餐
桌
的
常
客
。
此
菜
用
來
佐
粥
最
好
，
最
受
老
人
孩
子
歡
迎

。
若
是
再
淋
點
香
油
，
那
就
更
美
了
。
記
得
一
天
早
餐
，
就
着
秧
草

，
我
妻
子
胃
口
大
開
，
竟
吃
了
兩
小
碗
的
新
米
粥
。
瞧
那
個
神
態
，

就
兩
個
字
：
滿
足
！

我
國
內
地
，
就
數
揚
中
人
愛
吃
河
豚
。
揚
中
位
於
長
江
的
下
游

，
是
鎮
江
所
屬
的
一
個
縣
級
市
。
揚
中
人
吃
河
豚
還
與
秧
草
有
着
一

段
難
以
割
捨
的
情
結
，
無
論
是
紅
燒
還
是
燉
湯
，
大
凡
吃
河
豚
，
都

少
不
了
秧
草
，
或
圍
邊
，
或
墊
底
，
或
點
綴
，
好
像
少
了
秧
草
便
不

完
美
似
的
。
揚
中
人
堅
信
秧
草
與
河
豚
是
最
佳
的
組
合
，
天
生
絕
配
，
更
信
秧
草
解
毒
一

說
。
據
專
家
解
釋
，
其
實
秧
草
根
本
就
不
解
毒
，
更
解
不
了
河
豚
的
毒
，
這
只
是
時
鮮
相

配
的
一
種
組
合
而
已
。
年
年
歲
歲
吃
河
豚
，
歲
歲
年
年
有
意
外
，
若
是
秧
草
真
能
解
毒
，

也
就
沒
人
﹁前
仆
後
繼
﹂
了
。
這
只
是
個
美
麗
的
誤
會
，
也
是
心
裡
的
慰
藉
，
習
俗
使
然

而
已
。揚

中
人
還
喜
歡
用
秧
草
做
餡
用
來
包
包
子
。
秧
草
跟
馬
齒
莧
一
樣
，
吃
油
。
油
少
了

則
乾
巴
，
用
方
言
來
形
容
，
是
﹁乾
巴
塞
噎
﹂
的
。
再
者
油
少
了
還
刮
人
，
就
是
刮
人
肚

裡
的
油
水
。
說
實
話
，
秧
草
包
子
口
味
獨
特
，
別
有
風
味
，
偶
爾
吃
之
，
確
實
不
錯
。
不

過
現
如
今
人
們
肚
裡
的
油
水
太
多
，
刮
刮
油
水
也
不
妨
，
否
則
有
了
﹁三
高
﹂
，
那
麻
煩

就
大
了
。
若
要
秧
草
包
子
好
吃
，
再
配
點
豬
肉
和
鮮
筍
，
那
真
是
錦
上
添
花
的
美
事
，
這

也
是
烹
飪
界
粗
料
細
做
的
一
個
法
則
。

春日美味話苜蓿 徐永清


